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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小说长篇小说

审审 判判（（节选节选））
□□焦焦 述述

那是一家法制报纸，最早将和平称之为“粉

色杀手”，他们是告诉读者，有一个女性，以杀人

为业，或是一个专业的女性杀手。没办法，谁让

和平是刑事审判庭的庭长呢，偏偏又是个女

人，又那么端丽文雅、风姿绰约，这似乎与她

从事的职业有点儿天悬地隔、难以吻合。一个

既漂亮又文雅的女性，怎么能做血淋淋的杀

手？其实，这类常规的思维和见解却褊狭了，

据科学考证和实践证明，女性更适宜做断案的

法官，特别是关乎人命的刑事诉讼。女人先天

的细腻、温柔、善解人意，加之关注工作之外

的精神生活，以及对当事人的家庭，包括配

偶、儿女和父母的兴趣等等，就决定了女人计

算罪孽和功德的深度与精密，从而拓宽了审理

的广度，也夯实了审理的步履。是的，有了这

种矫健的步子和沉稳的节奏，才可能获得准确

公正的判决。其实，女人并不只是阴柔与温

良，倘若发作起来，那威风是了不得的。就在

去年，江北省发生一起重大刑事案件，18名青

少年连续遭遇杀害，这个被称为杀人魔王的凶

手，就是在和庭长直接审判中被宣判死刑，立

即执行的。极刑的判决，透过和平洪亮又庄严

的声音，震撼得审判大庭静谧异常，接下来是

掌声雷动，审判长和平尖锐的目光，威严的神

态，俨然成为另一个女人，与她平日的风貌大

相径庭。枪毙杀人魔王的时刻，和庭长就在刑

场，这是一种悲愤的场面，愤恨的目光汇成千

支利箭，射向杀人凶手，数百名愤慨的身躯，犹

如汹涌的洪水，涌流刑场。和平懂得，任何一个

正常的生灵都不是孤立的，无辜遭遇杀害，冤魂

能平息吗？亲人们能不愤怒吗？

这时的和平，俨然一位成竹在胸、指挥若定

的将领，有板有眼、因势利导地引导着咆哮的洪

流涌入航道。

惩罚恶人，是保护善良；杀了恶人，是为了善

良人不被杀，这似乎是和平的天性。当和平还是

初中生时，就见识了活生生的好人和坏人。那是

一场魔幻般的噩梦，震惊中外的唐山大地震，和

平正在梦乡游玩，蓦然，天塌地陷，一家人被埋在

废墟中，好在都死里逃生。和平一家可谓全民皆

兵，不仅爸爸妈妈是军人，刚够当兵年龄的姐姐

也入伍了。当人们从噩梦中醒来，部队已下了命

令，凡没有被砸伤致残的士兵，一律编进抢险救

灾队列，即使有点轻伤和小毛病的军人，也自告

奋勇要去抢险。

爸爸妈妈去抢险了，姐姐也没在家，她在兵

营参加新兵训练。小和平从废墟里扒出了心爱

的小提琴，这是音乐老师借给她的，学校里仅有

的一把小提琴。小和平是市中学生乐团的首席

小提琴。音乐老师鼓励她，毕业后投考音乐学院

的附属中等音乐学校，在那里既学音乐，又学

普通高中教材，附中毕业后直升音乐学院，音

乐学院是培养音乐家的。音乐家，美妙又浪漫

的职业，带给人们的是欢乐和愉悦，美好与神

往。这时间，无论是中国的冼星海和聂耳，还

是世界的莫扎特同贝多芬，都已成为小和平的

偶像。和平喜爱音乐，最早是从二胡开始的，

许是民族乐器的更易于普及，小和平发现，只

有两根弦的二胡竟然能发出千变万化的声音，

又是那般悦耳动听，缠绵悠扬，令人心旷神

怡，太奇妙了。《二泉映月》曲调虽然悲伤但却

美丽，那旋律固然备受煎熬但却蕴含顽强抗

争。过大年的美好时刻，大年三十的夜晚，全

家人都想听小和平拉的《良宵》，这是刘天华的

二胡名曲。当《良宵》的曲子响起时，哪一个

时辰有此时此刻美好！是圣洁的音乐，让生活

五彩缤纷，其乐无穷。进入音乐学院，做一名

音乐家，就成为少女奋斗的目标。

当小和平抱着小提琴走进学校，这里已是

房倒屋塌、断壁残垣，传达室的老校工和住在

学校宿舍的年轻音乐老师都被倒塌的房屋砸死

了，幸存的老师告诉和平，一多半的同学都来

不了了，死啦！

怎么会是这样？凭什么呀？为什么要叫这

么多无辜的人死啊，特别是音乐老师，无论是他

唱歌，还是拉琴，都那么动听，多么有才华啊，还

有那么多活蹦欢跳的同学，说见不着就见不着

啦，太不公平了。13岁的和平走在大街上，面前

是一片废墟，满目疮痍，身着军衣的军人或三五

成群，或整个队列在倒塌的楼房处抢救伤者。突

然的一幕使小和平惊愕了，也是三五成群的几个

人，在废墟里翻腾着，有个光着膀子、只穿个裤头

的年轻人，左右胳膊都戴满手表，三伏天气，热得

身上冒烟，这人在找手表，找被砸死的人的手表；

另一个中年人，拎个旅行包，见值钱的东西就往

里装。怎么会这样，人家是在抢救生命，他们

却——和平驻足下来观看，对方射来恶毒的目

光，小和平拔腿就跑，她害怕那种目光，更怕他们

的行为。路过一家大商场，啊！坏啦，怎么有人

在拾掇东西，在破败坍塌的商场里，他们不是救

人，而是寻找有用的什物，把它们塞进大提包，他

们也在掀动倒塌的水泥、钢筋、砖块，只是寻觅的

目标不同。小和平不敢往下看，只有跑了，跑到

个干净、安静的地方，气喘吁吁的小姑娘发出怨

言，怎么没人管呢？任凭那些人抢别人的手表，

抢商场的东西，人跟人怎么不一样啊！有人救

人，有人趁火打劫，这就是好人和坏人的差别

吗？她哪里知晓，地震后的城市已经瘫痪了。在

没人管的王国里，人的善和人的恶都在自然流

溢，特别是丑陋，这时间会脱掉包装，显现原形。

这场切身经历，使小和平萌生一种意识，世

上既然有这类人要干坏事，好人能安生吗，能不

管吗？音乐家，多好的职业，可是，音乐家能使社

会安平吗，音乐家能治住坏人做坏事吗？音乐

家，只能在天下太平的时光，才当得好，做得好，

才能安常处顺、心安理得。也许，这样的思维使

少女改变了人生道路。高中毕业，她顺利地考入

一所名牌大学，选修了法律专业。和平的法官道

路是顺畅的，32岁就当上刑庭的副庭长，39岁晋

升为庭长，成为江北省高院惟一的女庭长。

接触到泰阳市大火案上诉卷宗，和平庭长已

是有了相当办案经验的老手，尽管泰阳中院的审

判程序与提供的证据都找不到瑕疵，似乎对定为

故意纵火案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和平还是发现

了问题，特别对判极刑的大案，和平有一种超常

的细心与耐心，她必须逆向论证一审的判决，

从可能发生事故的各条线索和细节洞察问题，

从一般人的眼睛看不到的地方发现疵点。哪怕

只是微小的“米粒”，也必须弄个明明白白，因

为她的手，操持着生杀大权，“杀”还是“不

杀”。看似多一个字或少一个字，却决定了人的

死活。照中院判决，任三多属故意纵火，酿成

300多人遇难，300多个家庭，还有与300多个

家庭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人，都属任三多罪行的

受害者。对故意纵火的凶犯，的确是不杀不足

以平民愤，不杀不足以正国法，不杀不足以明

天理。可是，既然任三多故意纵火，何以失火

后他大呼：“失火啦！失火啦！快来救火！”他

又何以去取灭火器实施救火？又何以打119电

话求救消防队？还有，当大家不知晓火灾是怎

么引起时，是他告诉值班经理，是自己不小

心，让电焊火渣掉入地下室引发了火灾。照常

理，故意纵火的人，放火之后要么制造假象，

误导失火原因，像电线走火啊，供电线路发生

短路事故啊，或一逃了之。故意放火的人，会

承认那火是自己不小心点燃的吗？会在现场跑

前跑后地救火吗？当然，并不排除任三多故意

放火，放了火又否认故意，做各种表演企图减

轻惩罚。真的那样，对任三多执行死刑是无疑

的。高院终审只要写上维持一审判决，就可轻

松结案了事。倘若是这种结果，它可以保住诸

多官员平安无事，但是对受害的群体却有极大

的损失！死去的 300多人，能不要经济赔偿

吗？任三多能赔吗？当然是的，按照法律，肇

事凶犯当然应该对受害人予以经济赔偿，可

是，他赔得起吗？一个下岗工人，打一枪换个

地方，挣的钱连自己的老婆还养不住，怎么赔

付 300 多个受害家庭……和平想得很远、很

细，却很实际。她了解时下的市情、社情，更

知晓世风，以及某些干部的作风。倘若大火真

是任三多故意放的，结果只能如此，充其量民

政或慈善部门搞场社会募捐，再由天堂娱乐城

老板掏腰包挤出点儿钱补偿补偿，那种结果也

不可能理想。对于和平，一位高院刑庭庭长，

重要的是将案子性质定对、定准，最终求得公正

判决。事实是什么，结论就是什么。

（摘自《审判》，作家出版社 2015 年 10 月
出版）

■■短篇小说集短篇小说集

《审判》：江北省泰阳市的天堂娱
乐城发生大火，致死 300 多人。泰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将其定性为故意纵
火案。案件上诉至江北省高级人民法
院。祸不单行，大火案血迹未干，泰阳
市又发生了煤矿瓦斯爆炸的恶性事
故，又一次酿成群死群伤悲剧。

重重压力之下，尚润田院长决心
弄清事实真相，他率高院精兵强将，在
泰阳调查研究。尚润田一行受到泰阳
市官方热情款待，同时一支极不和谐
的“乐曲”不期而至。更让尚院长难以
招架的是登门拜访的各路人物，他们
似乎出于同一个目的，为大火案“说
情”。泰阳大火案经高院审委会审理，
最终定为“重大责任事故案”，相关人
员受到法律惩处和行政处分。泰阳市
在一派和谐气氛中，迎来了春意盎然、
其乐融融的大年。

《俗世奇人》(全二册)收录了冯骥才描写清末民初天津
卫奇人异士的所有作品。配有同一时代《醒俗画报》刊载的
数十幅图画，其内容大至时政要事，小到市井信息，生活气
息浓郁，有助于读者感受与认知那个时代。

《俗世奇人》短篇小说集10年前由作家出版社首发，给
图书市场和读者奉献了高品质的文化盛宴，精练老到的文
字，鲜活灵动的人物刻画，浓郁的地方特色，受到读者的
喜爱。2008年再版时更名为《俗世奇人》（修订版），其中的
不少篇章被选入中小学生课本，部分地区将其选入中考必
读书目。精美典雅的封面设计及插图，与内文相得益彰，逾
130万册的发行量更成为图书市场一道靓丽的风景，是被
市场和读者认可的经典版本。

《俗世奇人》（贰） 201 5年1 1 月由作家出版社首发，
是冯骥才继《俗世奇人》（修订版）之后又一部描写清末
民初天津卫奇人异士的全新作品，是《俗世奇人》系列作
品的第二部。

黄金指

黄金指这人有能耐，可是小肚鸡肠，容不得别人更强。你

要比他强，他就想着法儿治你，而且想尽法子把你弄败弄死。

这种人在旁的地方兴许能成，可到了天津码头上就得栽

跟头了。码头藏龙卧虎，能人如林，能人背后有能人，再后边还

有更能的人，你知道自己能碰上嘛人？

黄金指是白将军家打南边请来帮闲的清客。先不说黄金

指，先说白将军──
白将军是武夫，官至少将。可是官做大了，就能看出官场

的险恶。解甲之后，选中天津的租界作为安身之处；洋楼里有

水有电舒舒服服，又是洋人的天下，地方官府管不到，可以平

安无事，这便举家搬来。

白将军手里钱多，却酒色赌一样不沾，只好一样──书

画。那年头，人要有钱有势，就一准有人捧。你唱几嗓子戏，他

们说你是余叔岩；你写几笔烂字儿，他们称你是华世奎，甚至

说华世奎未必如你。于是，白将军就扎进字画退不出身来。经

人介绍，结识了一位岭南画家黄金指。

黄金指大名没人问，人家盯着的是他的手指头。因为他作

画不用毛笔，用手指头。那时天津人还没人用手指头画画。手

指头像个肉棍儿，没毛，怎么画？人家照样画山画水画花画叶

画鸟画马画人画脸画眼画眉画樱桃小口一点点。这种指头画，

看画画比看画更好看。白将军叫他在府中住了下来，做了有吃

有喝、悠闲享福的清客，还赐给他一个绰号叫“金指”。这绰名

令他得意，他姓黄，连起来就更中听：黄金指。从此，你不叫他

黄金指，他不理你。

一天，白将军说：“听说天津画画的也有奇人。”

黄金指说：“我听说天津人画寿桃，是脱下裤子，用屁股蘸

色坐的。”

白将军只当笑话而已。可是码头上耳朵连着嘴，嘴连着耳

朵。三天内这话传遍津门画坛。不久，有人就把话带到白将军

这边，说天津画家要跟这位使“爪子”画画的黄金指会会。白将

军笑道：“以文会友啊，找一天到我这里来画画。”跟着派人邀

请津门画坛名家。一请便知天津能人太多，还都端着架子，不

那么好请。最后应邀的只有二位，还都不是本人。一位是一线

赵的徒弟钱二爷；一位是自封黄二南的徒弟唐四爷，据说黄二

南先生根本不认识他。

钱二爷的本事是画中必有一条一丈二的长线，而且是一

笔画出，均匀流畅，状似游丝。唐四爷的能耐是不用毛笔也不

用手作画，而是用舌头画，这功夫是津门黄二南先生开创。

黄金指一听就傻了，再一想头冒冷汗。人家一根线一丈多

长，自己的指头绝干不成；舌画连听也没听过，只要画得好，指

头算嘛？

正道干不成，只有想邪道。他先派人打听这两位怎么画，

使嘛法嘛招，然后再想出诡秘的招数叫他们当众出丑，破掉他

们。很快他就摸清钱、唐二人底细，针锋相对，想出奇招，又阴

又损，一使必胜。黄金指真不是寻常之辈。

白府以文会友这天，好赛做寿，请来好大一帮宾客，个个

有头有脸。大厅中央放一张奇大画案，足有两丈长，文房四宝，

件件讲究又值钱。待钱、唐二位到，先坐下来饮茶闲说一阵，便

起身来到案前准备作画，那阵势好比打擂台，比高低，分雌雄，

决生死。

画案已铺好一张丈二匹的夹宣，这次画画预备家伙材料

的事，都由黄金指一手操办。看这阵势，明明白白是想先叫钱、

唐露丑，自己再上场一显身手。

钱二爷一看丈二匹，就明白是叫自己开笔，也不客气走到

案前。钱二爷人瘦臂长，先张开细白手掌把纸从左到右轻轻摸

一遍，画他这种细线就怕桌子不平纸不平。哪儿不平整，心里

要有数。这习惯是黄金指没料到的。钱二爷一摸，心里就咯噔

一下。知道黄金指做了手脚，布下陷阱，一丈多长的纸下至少

三处放了石子儿。石子儿虽然只有绿豆大小，笔墨一碰就一个

疙瘩，必出败笔。他嘴没吭声，面无表情，却都记在心里，只是

不叫黄金指知道他已摸出埋伏。

钱二爷这种长线都是先在画纸的两端各画一物，然后以

线相连。比方这头画一个童子，那头画一个元宝车，中间再画

一根拉车的绳线，便是《童子送宝》；这头画一个举着鱼竿的渔

翁，那头画一条出水的大红鲤鱼，中间画一根光溜溜的鱼线牵

着，就是《年年有余》。今天，钱二爷先使大笔在这头下角画一

个扬手举着风车的孩童，那头上角画一只飘飞的风筝，若是再

画一条风中的长线，便是《春风得意》了。

只见钱二爷在笔筒中择支长锋羊毫，在砚台里浸足墨，长

吸一口气，存在丹田，然后笔落纸上，先在孩童手里的风车上

绕几圈，跟着吐出线条，线随笔走，笔随人走，人一步步从左向

右，线条乘风而起，既画了风中的线，也画了线上的风；围看的

人都屏住气，生怕扰了钱二爷出神入化的线条。这纸下边的小

石子在哪儿，也全在钱二爷心里，钱二爷并没叫手中飘飘忽忽

的线绕过去，而是每到纸下埋伏石子儿的地方，则再提气提

笔，顺顺当当不出半点磕绊，不露一丝痕迹，直把手里这根细

线送到风筝上，才收住笔，换一口气说：“献丑了。”立即赢得满

堂彩。钱二爷拱手答谢，却没忘了扭头对黄金指说：“待会儿，

您使您那根金指头也给大伙画根线怎样？”

黄金指没答话，好似已经输了一半，只说：“等着唐四爷画

完再说。”脸上却隐隐透出点杀气来。他心里对弄垮使舌头画

画的唐四爷更有根。

黄金指叫人把钱二爷的《春风得意》撤下，换上一张八尺

生宣。

舌画一艺，天津无人不知，可租界里外边来的人，头次见

到。胖胖的唐四爷脸皮亮脑门亮眼睛更亮，他把小半碗淡墨像

喝汤喝进嘴里，伸出红红舌头一舔砚心的浓墨，俯下身子，整

张脸快贴在纸上，吐舌一舔纸面，一个圆圆的梅花瓣留在纸

上，有浓有淡，鲜活滋润，舔五下，一朵小梅花绽放于纸上；只

见他，小红舌尖一闪一闪，朵朵梅花在纸上到处开放，甭说这

些看客，就是黄金指也呆了。白将军禁不住叫出声：“神了！”这

两字叫黄金指差点晕过去。他只盼自己的绝招快快显灵。

唐四爷画得来劲，可愈画愈觉得墨汁里的味道不对，正想

着，又觉味道不在嘴里，在鼻子里。画舌画，弯腰伏胸，口中含

墨，吸气全靠鼻子，时间一长，喘气就愈得用力，他嗅出这气味

是胡椒味；他眼睛又离着纸近，已经看见纸上有些白色的末

末——白胡椒面。他马上明白有人算计他，赶紧把嘴里含的墨

水吞进肚里，刚一直身，鼻子眼儿里奇痒，赛一堆小虫子在爬，

他心想不好，想忍已经忍不住了，跟着一个喷嚏打出来，霎时

间，喷出不少墨点子，哗地落了下来，糟蹋了一张纸一幅画。眼

瞧着这是一场败局和闹剧。黄金指心里乐开花了。

众人惊呆。可是只有唐四爷一人若无其事，他端起一碗清

水，把嘴里的墨漱干净吐了，再饮一口清水，像雾一样喷出口

中，细细淋在纸上，跟着满纸的墨点渐渐变浅，慢慢洇开，好赛

满纸的花儿一点点张开。唐四爷又在碟中慢慢调了一些半浓

半淡的墨，伸舌蘸墨，俯下腰脊，扭动上身，移动下体，在纸上

画出纵横穿插、错落有致的枝干，一株繁花满树的老梅跃然纸

上。众人叫好一片，更妙的是唐四爷最后题在画上的诗，借用

的正是元代王冕那首梅花诗：吾家洗砚池头树，/个个花开淡

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

白将军欣喜若狂：“唐四爷，刚才您这喷嚏吓死我了。没想

到这张画就是用喷嚏打出来的。”

唐四爷微笑道：“这喷嚏在舌画中就是泼墨。”

白将军听过“泼墨”这词，连连称绝，扭头再找黄金指，早

没影儿了。

从此，白府里再见不到黄金指，却换了二位清客，就是这

一瘦一胖一高一矮的钱、唐二位了。

刷子李

码头上的人全是硬碰硬。手艺人靠的是手，手上就必得有

绝活。有绝活的，吃荤，亮堂，站在大街中央；没能耐的，吃

素，发蔫，靠边待着。这一套可不是谁家定的，它地地道道是

码头上的一种活法。自来唱大戏的，都讲究闯天津码头。天津

人迷戏也懂戏，眼刁耳尖，褒贬分明。戏唱得好，下边叫好捧

场，像见到皇上，不少名角便打天津唱红唱紫、大红大紫；可要

是稀松平常，要哪没哪，戏唱砸了，下边一准起哄喝倒彩，弄

不好茶碗扔上去，茶叶末子沾满戏袍和胡须。天下看戏，哪儿

也没天津倒好叫得厉害。您别说不好，这一来也就练出不少能

人来。各行各业，全有几个本领齐天的活神仙。刻砖刘、泥人

张、风筝魏、机器王、刷子李等等。天津人好把这种人的姓，和

他们拿手擅长的行当连在一起称呼。叫长了，名字反没人知

道。只有这一个绰号，在码头上响当当和当当响。

刷子李是河北大街一家营造厂的师傅。专干粉刷一行，别

的不干。他要是给您刷好一间屋子，屋里任嘛甭放，单坐着，就

赛升天一般美。最让人叫绝的是，他刷浆时必穿一身黑，干完

活儿身上绝没有一个白点。别不信！他还给自己立下一个规

矩，只要身上有白点，白刷不要钱。倘若没这本事，他不早饿成

干儿了？

但这是传说，人信也不会全信。行外的没见过的不信，行

内的生气愣说不信。

一年的一天，刷子李收个徒弟叫曹小三。当徒弟的开头都

是端茶、点烟、跟在屁股后边提东西。曹小三当然早就听说过

师傅那手绝活，一直半信半疑，这回非要亲眼瞧瞧。

那天，头一次跟师傅出去干活，到英租界镇南道给李善人

新造的洋房刷浆。到了那儿，刷子李跟管事的人一谈，才知道

师傅派头十足。照他的规矩一天只刷一间屋子。这洋楼大小九

间屋，得刷九天。干活前，他把随身带的一个四四方方的小包

袱打开，果然一身黑衣黑裤，一双黑布鞋。穿上这身黑，就赛跟

地上一桶白浆较上了劲。

一间屋子，一个屋顶四面墙，先刷屋顶后刷墙。顶子尤其

难刷，蘸了稀溜溜粉浆的板刷往上一举，谁能一滴不掉？一掉

准掉在身上。可刷子李一举刷子，就赛没有蘸浆。但刷子划过

屋顶，立时匀匀实实一道白，白得透亮，白得清爽。有人说这蘸

浆的手法有高招，有人说这调浆的配料有秘方。曹小三哪里看

得出来？只见师傅的手臂悠然摆来，悠然摆去，好赛伴着鼓点，

和着琴音，每一摆刷，那长长的带浆的毛刷便在墙面“啪”的清

脆一响，极是好听。啪啪声里，一道道浆，衔接得天衣无缝，刷

过去的墙面，真好比平平整整打开一面雪白的屏障。可是曹小

三最关心的还是刷子李身上到底有没有白点。

刷子李干活还有个规矩。每刷完一面墙，必得在凳子上坐

一大会儿，抽一袋烟，喝一碗茶，再刷下一面墙。此刻，曹小三

借着给师傅倒水点烟的机会，拿目光仔细搜索刷子李的全身。

每一面墙刷完，他搜索一遍。居然连一个芝麻大小的粉点也没

发现。他真觉得这身黑色的衣服有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威严。

可是，当刷子李刷完最后一面墙，坐下来，曹小三给他点

烟时，竟然瞧见刷子李裤子上出现一个白点，黄豆大小。黑中

白，比白中黑更扎眼。完了！师傅露馅了，他不是神仙，往日传

说中那如山般的形象轰然倒去。但他怕师傅难堪，不敢说，也

不敢看，可忍不住还要扫一眼。

这时候，刷子李忽然朝他说话：

“小三，你瞧见我裤子上的白点了吧？你以为师傅的能耐

有假，名气有诈，是吧？傻小子，你再细瞧瞧吧——”

说着，刷子李手指捏着裤子轻轻往上一提，那白点即刻没

了，再一松手，白点又出现，奇了！他凑上脸用神再瞧，那白点

原是一个小洞！刚才抽烟时不小心烧的。里边的白衬裤打小洞

透出来，看上去就跟粉浆落上去的白点一模一样！

刷子李看着曹小三发怔发傻的模样，笑道：

“你以为人家的名气全是虚的？那你是在骗自己。好好学

本事吧！”

曹小三学徒头一天，见到听到学到的，恐怕别人一辈子也

未准明白呢！

（摘自《俗世奇人》，作家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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